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自自
由由談談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三B20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小
女
子
原
名
叫
白
骨
精
，
現
名
叫
貝
貝
，
芳
齡
二
十
二
歲
，
身
材
玲
瓏

，
姿
態
嬌
柔
，
具
有
傳
統
之
美
。
小
女
子
生
性
善
良
，
尤
其
鍾
情
美
貌
男
子

，
譬
如
像
唐
僧
這
樣
細
皮
嫩
肉
的
男
人
。
小
女
子
因
多
次
配
合
唐
僧
西
遊
有

功
，
被
觀
音
指
化
，
最
終
苦
修
成
人
。
小
女
子
雖
然
沒
有
現
金
，
但
擁
有
白

骨
洞
地
產
及
周
邊
地
皮
的
所
有
權
，
經
過
專
業
經
濟
師
估
算
，
價
值
應
在
億

元
以
上
。
小
女
子
獨
闖
江
湖
，
深
知
人
間
險
惡
，
只
想
找
個
可
以
依
靠
的
肩

膀
，
在
我
累
時
靠
上
去
，
同
時
為
我
遮
風
擋
雨
，
載
我
馳
向
幸
福
的
港
灣
。

小
女
子
公
開
向
社
會
徵
婚
，
要
求
如
下
：

一
、
具
有
大
專
或
同
等
學
歷
以
上
文
憑
，
文
化
程
度

以
水
均
益
為
標
準
，
具
有
唯
物
的
辯
證
哲
學
與
現
代
商
業

管
理
方
面
的
知
識
，
能
寬
容
對
待
棄
暗
投
明
的
人
，
同
時

要
具
有
中
文
九
級
以
上
閱
讀
水
平
，
不
僅
要
能
看
懂
《
西

遊
記
》
，
而
且
要
有
能
從
《
西
遊
記
》
裡
淘
金
的
能
力
。

譬
如
開
發
白
骨
精
系
列
化
妝
品
等
。

二
、
必
須
是
真
正
的
男
性
，
身
高
與
體
重
以
劉
翔
為

標
準
，
沒
有
私
奔
與
同
居
歷
史
，
最
好
能
守
身
如
玉
，
堅

決
要
有
﹁把
最
美
好
的
東
西
在
新
婚
之
夜
送
給
愛
人
﹂
的

想
法
。
發
生
過
一
夜
情
、
風
流
債
等

男
人
堅
決
不
考
慮
，
對
主
動
向
女
性

示
好
的
男
性
也
不
予
考
慮
。
把
唐
僧

作
為
人
生
偶
像
的
男
人
可
以
優
先
錄

取
。

三
、
﹁五
好
﹂
男
人
優
先
，
氣

質
以
趙
本
山
為
標
準
，
主
動
為
家
庭

分
憂
解
難
，
時
時
對
妻
兒
問
寒
問
暖
，
全
部
承
擔
家
務
，

一
心
一
意
為
家
庭
幸
福
着
想
，
做
一
個
又
紅
又
專
的
家
庭

﹁婦
男
﹂
。
當
然
，
還
要
會
做
伙
食
，
尤
其
要
會
做
﹁糖

參
湯
﹂
，
會
種
﹁人
參
果
﹂
，
會
挑
沙
僧
擔
，
會
用
八
戒
耙

，
至
於
悟
空
的
棍
會
不
會
使
無
所
謂
，
我
會
使
就
行
了
。

四
、
沒
有
不
良
愛
好
，
興
趣
以
李
詠
為
標
準
。
不
貪

圖
女
色
、
不
謀
財
害
命
、
不
沉
溺
賭
博
、
不
游
手
好
閒
、

不
尋
釁
擾
事
…
…
使
小
女
子
有
任
何
反
感
的
不
良
愛
好
都
應
主
動
戒
掉
，
同

時
應
培
養
具
有
主
流
意
識
的
高
雅
愛
好
，
如
欣
賞
新
年
音
樂
會
，
看
俄
羅
斯

芭
蕾
舞
等
等
。
如
有
喜
誦
經
書
的
男
人
優
先
考
慮
…
…

如
果
你
乾
柴
，
那
我
就
是
烈
火
；
如
果
你
是
綿
羊
，
那
我
就
是
獵
狗
；

如
果
你
是
石
頭
，
我
就
是
鐵
腳
…
…
勇
敢
奔
放
的
男
人
快
投
進
我
懷
抱
吧
，

只
有
我
才
能
給
你
真
正
的
幸
福
。
溫
馨
提
示
：
應
徵
者
收
十
元
報
名
費
，
免

費
獲
贈
白
骨
洞
門
票
一
張
。

這趟從北京去內蒙
古的海拉爾，坐了三十
個小時的火車。原來，
坐火車還真的是會上癮
的。在中國內地坐火車
，我偏愛坐開往北方的
，尤其是在東北；當火

車在俄羅斯或朝鮮的邊境開過時，心裡會有
一種莫名的感動。就這樣，一列火車，載着
我奔向遠方，奔向遙遠的未知——沒到過的
地方，不就是一個未知嗎？

而那一個又一個的，沒完沒了的火車站
，則成為追逐的象徵，化作因緣深厚的窗前
月色——多少文人作家，曾將火車寫進作品
裡。就我所讀過的文學作品，有關火車的還
真不少呢，而且中外有之，特別是俄國小說
。是的，俄國，不論是前蘇聯，還是現在的
俄羅斯，都與火車脫離不了關係。而火車鐵
軌，則更像人生；它有交叉的，有轉向的，
有彎向的，甚至是逆行的……那，又是另一
番景致了。

我甚至想過要從北京坐火車去莫斯科。
有這樣的念頭，主要是想嘗試一下世界最長
的火車旅行。從北京到莫斯科，將近一萬公
里，需六天五夜。我也曾去 「了解」過這條
被標誌為 「北京——烏蘭巴托——莫斯科」
的 「3/4次國際列車」的線路。之所以稱之為
國際列車，是需經三個國家（認真算來，至
少要經過十多個行政區和共和國、自治區、
邊疆區），單單是出中國就需一天；過蒙古
，又是一天。其餘的四天都是在廣袤的俄羅

斯土地上奔馳。這條線路，最吸引我的並不是終點站莫斯科，
而是西伯利亞。西伯利亞的遼闊，是無法想像的（像這樣的概
念： 「西起烏拉爾山脈，東迄太平洋，北臨北冰洋，西南抵哈
薩克斯坦中北部山地，南與中國、蒙古和朝鮮等國為鄰，面積
1276 萬平方千米，除西南端外，全在俄羅斯境內。也有人將
北冰洋同太平洋水系分水嶺作為其東界。」 也僅是知識而已，
並無實際的體驗。）翻開火車線路圖，這條鐵路讓我驚嘆不已
。原來過了蒙古高原、蒙俄邊境的大山脈、世界最深的貝加爾
內陸湖之後，才進入西伯利亞地區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新西
伯利亞、奧姆斯克等。再翻過烏拉爾山區，才算正式進入歐洲
（東歐平原）從東歐又得經過別爾米、基洛夫、弗拉米爾等幾
個俄羅斯城市，最後才到達莫斯科。這一路的風景，這一路的
折騰，充滿不可知。而人的一生，能有如此經歷實屬無憾。人
生有涯啊，從出生到死亡，不就是一個旅程嗎？人生的價值在
於體驗。換言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當那天我來到滿洲里，看到火車，想到從這裡出去，沿線
可以看到俄羅斯遼闊的領土，不禁一陣神往。我的火車情結，
其實是從歐洲電影開始的。歐洲電影，火車往往是一個象徵。
一望無際的平原，是記憶的延伸，可以承載時光，穿越歲月。
因此，我一直很喜歡坐火車的感覺。窗外的風景不斷地變化；
長空萬里，明淨而美麗；大地遼闊，無邊無際。即便是蒼茫一
片，荒涼得只剩下幾根電線杆，那也是一種美。人在旅途，無
需思考太多。就只是靜靜地坐着罷，哪怕是發呆，也是一種感
受。當然，若沿線一路都是美不勝收的風景，那是最好不過了
。沒有，也無所謂。旅行，不就是要放鬆你的每一條神經嗎。
感受生活亦然。

坐火車上癮，有人說這是 「戀軌」。其實是什麼都無所謂
。下一站會是哪？也許是莫斯科吧，但目的並非終點站。聽說
那條線路有一千多個站，那才是我所嚮往的。

駕車急駛在荒郊，道路
尚算平坦，兩邊是戈壁荒灘
，也依稀可見屬於沙漠的植
物斑駁分布。搖下車窗，迎
面拂過似乎百年前的塵埃，
夾雜着金礦開採者的風塵。

遠眺起伏的山脈，若即若離，路邊不時還能看見開
採者留下的痕跡─昔日的運輸工具。

在美國西部亞利桑那州，距離科羅拉多河不遠
處有一個叫做奧特曼的小鎮，那裡一九一五年曾是
金礦的開採地。當年住在那裡的三千五百多名開採
者，就是靠着一條窄軌鐵路與外界保持聯繫，把開
採所得運到外面。

那是一個懷舊之地，在古老的街道上可以看見
上世紀款式的老爺車行過，還有西部牛仔的手槍射
擊表演。街道上隨處可見性格溫順的驢在街邊覓食
。據說最初時，金礦開採者帶着驢來到當地，驢從
事着開採者所需的繁重勞動，在井下和地面抬水搬
物。後來此地的金礦開採停止後，礦工們就拋下曾
經辛勤勞作的驢而去。被拋棄的驢四散進入山間曠
野自己謀生。如今這些無所事事的驢子，顯然是金
礦開拓前輩的後代。牠們日出而來，日落而去，白
天在鎮上向人覓食，太陽下山後就離開小鎮，回到
山野。牠們性格溫順，與你陌路相逢，以柔順的目
光與人相望。我曾經和一頭白色的驢近距離對視，
牠的目光平和而又柔順，與世無爭。一百年後的平
靜裡，已經完全覺察不到當年點滴的血腥和貪婪。
驢兒們希望從相遇的人們手裡得到食物。可是你不
給，牠也不會像峨嵋山的猴子巧取豪奪。難得有一
兩隻年輕好勝的驢會輕輕咬着你的揹包，當你向牠
們示意裡面沒有食物，也就鬆了口，默默離去。由
於這些驢子常年保持着好性情，與人和平相處，當
地政府通過了法律，對牠們加以保護。任何傷害牠
們的行為都視同犯法。到奧特曼看驢子已經成為當
地旅遊的一個項目。經久不衰。

奧特曼鎮的命名，源自紀念一位叫奧利佛．奧
特曼的白人女孩，她曾經被當地阿帕奇部落的印第
安人綁架，經過許多年後，又被贖回獲救。她從幼
年時被綁架，然後在印第安那人部落裡生活了許多
年頭。等到獲救時，已經適應了部落裡的生活，與
當地人相濡以沫。數年踏踏實實的生活使她在當地
部落中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從此以後，她喚起當地
人對於美麗的緬懷，在奧特曼鎮上隨處可見這位長
髮披肩的俊俏女孩的身影，她穿着古典的長裙，目
光沉穩地看着前方。她的名字和形象從此成為一種
美好的象徵。

在小鎮上有一家二層樓的奧特曼旅館，建於一
九○二年，曾是許多電影明星來此拍片時的住宿地
。電影《飄》的男主角克拉克蓋博多次來該地拍片
，對當地的礦工有了感情，結婚後還專程選擇這家
旅館來度蜜月，與礦工們打牌娛樂。現在旅館顯然

已經滄桑憔悴，年老色衰，但是底層的入口處克拉
克蓋博的照片還是吸引了不少遊客駐足觀看。

離開奧特曼旅館，我走進隔壁的咖啡店小坐，
裡面有酒吧和快餐提供。咖啡店與眾不同之處是店
裡的牆壁、天花板上層層疊疊地釘滿了一元美鈔，
每一張美鈔上都留着各種不同的簽名。據說這些美
鈔來自數千受訪者。如同在很多旅遊地，會看見各
處留下的遊客簽名。到奧特曼訪問的人，來此喝一
杯酒小憩一下，感受一下不同凡響的小店氛圍，然
後在牆上留下一張簽了名的美鈔。粗略統計，遍布
店壁的美鈔已經累積了數千美元。遊客願意把自己
的痕跡留下來，似乎也因此與百年前的歷史有了一
絲瓜葛。

由奧特曼起始的窄軌鐵路，一九○三年和一九
○五年之間，連接了亞利桑那州和加州附近十七英
里的科羅拉多河流域。在貧瘠的沙漠上，因為有了
一條科羅拉多河，畫龍點睛般給整個乾澀的區域增
加了靈動的氣韻。

科羅拉多河源自科羅拉多州中北部南洛基山脈
。全長二千三百二十公里。在西班牙文中，「科羅拉
多」，意為「紅河」，這是由於河中夾帶大量泥沙，
河水常顯紅色而得名。流經科羅拉多高原的中游河
段，河流強烈下切，形成深邃峽谷。有些地方最深
達一千七百多米。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對美國西南
部和墨西哥西北部乾旱地區有重要作用，有美洲尼
羅河的美譽。在河上一九三六年建造了胡佛水庫。
一九五○年建造了大衛水庫，河上不多的水庫，卻
給這片原本荒蕪的區域帶來了水利資源和充足的電
源。也把整個地區的生活品質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條河曾經塑造了沿途山脈的無數峽谷，它最

傑出的創造應該就是位於內華達州的世界奇景─
大峽谷。實際上，刻蝕大峽谷的工作，經歷了幾十
億年的漫長歲月。

翻開美國的地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儘管
科羅拉多河彎彎曲曲，可是卻天然地成為流經區域
中相鄰各州的州界。如果登臨大峽谷的高處，在鳥
瞰氣勢宏偉的大峽谷奇異地貌時，仍能隱約望見峽
谷底流淌的窄窄的科羅拉多河。

尋訪了歷史古城奧特曼，駕車東行，便到了位
於美西沙漠上三州交界的一個賭城──羅福林。美
國西部開發的歷史似乎與黃金的發現和開發分不開
，始於十九世紀中期的黃金開發曾經給加州的經濟
發展帶來活力，可是對於加州以外更大範圍的美國
西部開發，除了黃金之外，還隨之連帶起水利工程
，以及周邊的城市發展，其中也少不了一些賭城的
形成。

科羅拉多河流到這裡潺潺流水依然不息，卻顯
得波瀾不驚。借舟行船在河上，水流澄碧，回望兩
岸，一面是霓虹閃爍的一座座賭場，另一面是荒漠
上日新月異的新興城市。位於科羅拉多河邊的羅福
林是一個人口數千的小城，於一九四○年代在科羅
拉多河建築大衛水庫時發展起來，後來水庫建成，
建設者紛紛離去，當地也隨之衰落。一九六四年一
位叫做唐羅福林的拉斯維加斯賭場老闆坐着直升飛
機在空中鳥瞰，發現這條在美國西部歷史上影響深
遠的河流邊上有一塊空地，於是買了下來，加以開
發。起先他只設立了兩張賭桌和十二部老虎機，供
人娛樂，並在邊上建了一個只有八間房的汽車旅館
，拿出四間供出租，其餘四間留作他和家人居住。
幾十年下來，周邊賭城越開越多，逐漸形成規模，
羅福林便由此成名，成了美西拉斯維加斯和雷諾之
外的第三大賭城。

羅福林真正興旺起來是一九七○至八○年代，
有來自拉斯維加斯的更多賭城加入其中。目前該地
有九間賭場和六十多家飯店，每年約有三百萬遊客
到此一遊。因為這個賭城的建立，使與該地一河之
隔的亞利桑那州牛頭城成了一個日益繁盛的居民區
。每天約有一萬四千多在賭城工作的員工，跨越科
羅拉多河從亞利桑那州到加利福尼亞州來上班。下
班後又跨過河回家去。唐羅福林為此投資三百五十
萬元建造了橫跨兩州的羅福林大橋，使跨越兩州的
居民方便來往。隨後他無償地把大橋捐給了大橋座
落的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沿着內華達州的沙漠
往北走，就是拉斯維加斯大賭城了。

由於羅福林冬季較為溫暖，該地成立一個候鳥
人群過冬的集結地。每年約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群
從嚴寒地帶開着箱型房車來此過冬。到了那裡，租
了房車停車場就地生活。等到春暖花開後又啟程北
去。

一片曾經荒蕪的土地，因為發現了金礦，引來
上萬的開採的人群。一條奔騰的河流，給美國西部
帶來無限的生機。一個河邊的賭城，為對岸的鄰州
造就了一個城市，那裡的人們跨越了河流，來此謀
生。一個富豪，為了造福那些辛勤的工作者，和兩
岸來往的人流，出資造了大橋，然後把它贈送給當
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一段美國的歷史曾經是
這樣演繹的。

網
上
流
傳
一
段
一
位
八
十
五
歲
、
得
知
自
己
將
不
久
於
人
世
的
老

先
生
寫
的
文
字
，
很
值
得
一
讀
：
﹁如
果
我
能
重
活
一
次
，
我
要
嘗
試

犯
更
多
的
錯
誤
。
我
不
會
那
麼
刻
意
追
求
完
美
。
我
要
多
休
息
、
隨
遇

而
安
，
我
處
事
不
會
像
此
生
那
麼
精
明
。
其
實
世
間
值
得
去
斤
斤
計
較

的
事
少
得
可
憐
。
我
會
更
瘋
癲
些
，
也
不
那
麼
講
究
衛
生
。
你
知
道
，

我
就
是
那
種
一
天
又
一
天
、
一
個
鐘
點
又
一
個
鐘
點
，
過
得
小
心
謹
慎

、
清
醒
合
理
的
人
。
哦
，
我
也
曾
放
縱
過
，
如
果
一
切
能
重
來
，
我
要

享
受
有
更
多
那
樣
的
時
刻
，
每
一
刻
、
每
一
分
、
每
一
秒
。
如
果
一
切

重
來
，
我
要
在
早
春
赤
足
走
到
戶
外
，
在
深
秋
竟
夜
不
眠
。
我
要
多
坐

幾
趟
旋
轉
木
馬
，
多
看
幾
次
日
出
，
跟
更
多
的
兒
童
玩
耍
，
只
要
人
生

能
夠
重
來
。
但
是
你
知
道
，
不
能
了
。
﹂

讀
着
這
段
令
人
啞
然
失
笑
的
文
字
，
相
信
不
少
人
都
會
想
起
美
國

盲
人
女
作
家
海
倫
．
凱
勒
的
《
假
如
給
我
三
天
光
明
》
。
海
倫
幼
年
因

急
性
腦
炎
引
致
失
明
及
失
聰
，
憑
着
驚
人
的
毅
力
，
她
不
但
學
會
閱
讀

和
說
話
，
還
完
成
了
哈
佛
大
學
拉
德
克
利
夫
學
院
的
學
業
，
成
為
人
類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獲
得
文
學
學
士
學
位
的
盲
聾
人
。

她
在
《
假
如
給
我
三
天
光
明
》
寫
出
倘
若
復
明
三
天

的
渴
望
。
﹁第
一
天
，
我
想
看
看
那
些
給
我
關
懷
和
友
誼

的
人
，
是
他
們
讓
我
的
生
命
變
得
有
意
義
。
﹂
﹁第
二
天

，
我
會
和
黎
明
一
起
醒
來
，
我
要
看
着
黑
夜
是
如
何
變
成

白
天
的
，
這
是
一
個
令
人
激
動
的
奇
迹
，
我
會
敬
畏
地
注

視
着
太
陽
的
光
芒
喚
醒
沉
睡
的
大
地
，
多
麼
壯
觀
！
﹂

﹁我
要
快
速
地
看
看
這
個
世
界
，
它
的
過
去
，
它
的
現
在

。
我
想
看
看
人
類
發
展
的
進
程
，
所
以
我
要
去
博
物
館
，

在
那
裡
我
會
看
到
地
球
上
的
動
物
和

人
類
的
濃
縮
歷
史
。
我
要
去
的
下
一

站
是
藝
術
博
物
館
。
…
…
我
將
通
過

藝
術
來
探
索
人
類
的
心
靈
世
界
。
第

二
天
的
夜
晚
，
我
會
在
劇
院
或
者
電

影
院
度
過
。
﹂
﹁第
三
天
，
我
要
去

體
驗
工
作
的
世
界
，
我
要
看
看
忙
忙

碌
碌
的
人
們
是
怎
樣
生
活
的
。
城
市
是
我
的
目
的
地
。
首

先
，
我
會
站
在
一
個
繁
忙
的
街
角
，
注
視
人
群
，
從
他
們

的
表
面
去
想
像
他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些
事
情
。
看
到
微

笑
，
我
會
很
開
心
；
看
到
堅
定
果
敢
，
我
會
很
驕
傲
；
看

到
悲
傷
，
我
會
同
情
憐
憫
。
自
始
至
終
，
我
的
眼
睛
都
會

睜
得
大
大
的
，
所
有
一
切
的
東
西
，
開
心
的
、
不
開
心
的

，
我
都
要
看
在
眼
裡
，
這
樣
我
才
能
更
深
地
理
解
人
們
是

怎
麼
工
作
，
怎
麼
生
活
的
。
﹂
﹁最
後
一
天
的
晚
上
我
大

概
還
是
會
到
劇
院
去
，
去
看
一
齣
熱
熱
鬧
鬧
的
喜
劇
，
好
好
領
略
人
類

精
神
中
的
喜
劇
含
意
。
﹂
臨
了
，
海
倫
以
﹁我
這
個
看
不
見
東
西
的
人

可
以
給
你
們
看
得
見
東
西
的
人
一
點
忠
告
：
請
善
用
你
的
眼
睛
，
就
好

像
明
天
你
就
會
失
明
。
﹂

香
港
的
中
小
學
語
文
課
也
喜
歡
以
《
假
如
…
…
》
為
命
題
作
文
，

學
生
筆
下
常
常
出
現
五
花
八
門
，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的
描
述
。
都
說
人
生

是
不
能
假
如
的
，
此
一
時
，
彼
一
時
，
凡
人
更
難
說
有
什
麼
通
透
的
領

悟
。
但
無
論
是
海
倫
的
執
著
，
還
是
八
旬
老
翁
的
放
達
，
都
不
免
提
醒

人
們
，
重
要
的
是
活
在
當
下
，
珍
惜
當
下
，
不
作
無
謂
的
等
待
。
很
多

人
一
世
的
生
活
方
式
，
好
像
都
在
等
待
抵
達
一
個
名
叫
﹁快
樂
﹂
﹁完

美
﹂
﹁理
想
﹂
的
終
點
。
他
們
認
為
，
有
一
天
所
有
的
事
物
都
會
變
得

完
全
合
乎
理
想
，
到
時
他
們
可
以
喘
口
氣
說
：
﹁我
終
於
達
到
理
想
！

﹂
所
以
他
們
一
生
都
在
以
﹁只
要
怎
樣
怎
樣
，
我
就
達
到
目
標
，
就
會

幸
福
﹂
作
為
幻
想
，
自
然
當
那
幻
想
遙
不
可
及
時
，
帶
給
自
己
的
只
能

是
日
復
一
日
的
失
望
和
痛
苦
。

白骨精徵婚 李 華

坐
火
車
上
癮

李
憶
莙

美國西部開發縮影
葉 周圖文

假如…… 言 然

每年五月五日或五月六日是農曆的立
夏。 「斗指東南，維為立夏，萬物至此皆
長大，故名立夏也。」我國自古習慣以立
夏作為夏季開始的日子，立夏日，古人會
舉行各種儀式，來迎接夏天的到來。

帝王的迎夏儀式，可謂正式而隆重。
據《歲時佳節記趣》一書記載，先秦時各

代帝王在立夏這天，都要親率文武百官到郊區舉行迎夏儀式。
君臣一律身着朱色禮服，佩帶朱色玉飾，乘坐赤色馬匹和朱紅
色的車子，連車子的旗幟也是朱紅色的。這種紅色基調的迎夏
儀式，強烈表達了古人渴求五穀豐登的美好願望。

在周代，立夏這天，天子親自率領三公九卿到南郊祭祀迎
夏。後來，古人立夏習俗有了變化。明朝劉侗在《帝京景物略
》中這樣記載： 「立夏日啟冰，賜文武大臣。」 可見在明代，
一到立夏這天，朝廷掌管冰政的官員就要挖出冬天窖存的冰塊
，切割分開，由皇帝賞賜給官員。其實，皇帝立夏賜冰，並非
起於明代，據考證，兩宋時期皇帝立夏賜冰給群臣就已經成為
一項慣例和習俗。

民間為了迎接夏日的到來，也會舉行各種有趣的活動。這
些趣味盎然的活動，逐漸形成了許多傳統習俗，一些風俗甚至
保留至今。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迎夏的儀式也不相同。無錫人立夏有
嘗三鮮的習俗：三鮮分地三鮮、樹三鮮、水三鮮。有的地方還
有立夏吃霉豆腐的習俗，寓意吃了霉豆腐就不會倒霉；浙江人
立夏必吃 「七家粥」，七家粥是彙集了左鄰右舍各家的米，再
加上各色豆子及紅糖，煮成一大鍋粥，由大家來分食；上海人
立夏日吃蛋，立夏當日，孩子們的脖子上總要掛上一個用紅色
網套套着的蛋，還要吃芋頭和金花菜合成的煎餅，中午時無論
男女老幼都要秤一下體重，俗稱 「稱人」；在我國北方，立夏
正是小麥上場時節，因此北方大部分地區立夏日，有製作麵食
的習俗，意在慶祝小麥豐收。立夏的麵食主要有夏餅、麵餅和
春卷三種。

明媚的春天過去了，炎熱的夏天就要來到了，時光的腳步
邁入了新的季節。我們不如也倣傚古人，做一些時令美食犒勞
自己，參加一些民俗活動娛樂自己。讓平淡的日子，因為一個
節氣而生動起來。

古人迎夏 李群學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醉醉書書
亭亭

一
九
七
○
年
代
初
，
在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得
文
學
博

士
，
一
直
在
美
國
各
大
學
任
教
的
陳
炳
藻
，
是
香
港
的

留
學
生
。
雖
然
他
以
英
文
著
述
《
電
腦
紅
學
：
論
紅
樓

夢
作
者
》
（
香
港
三
聯
，
一
九
八
六
）
一
書
廣
為
人
知

，
其
實
他
早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讀
書
的
一
九
六
四
年
已

開
始
小
說
創
作
，
並
出
版
過
短
篇
小
說
集
《
投
影
》

（
香
港
山
邊
社
，
一
九
八
三
）
和
《
就
那
麼
一
點
黯
紅
》

（
台
北
新
地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
。

《
投
影
》
是
他
的
處
女
集
，
收
《
膿
》
、
《
狗
種
》
、
《
拒
》
、
《
相

煎
》
、
《
面
譜
以
外
》
…
…
等
十
二
個
短
篇
，
差
不
多
全
是
一
九
六
○
年
代

發
表
於
香
港
的
少
作
。
不
過
，
水
平
已
相
當
高
，
此
中
寫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的

《
潮
的
旋
律
》
，
在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的
徵
文
比
賽
中
得
過
獎
；
寫
流
落

香
港
白
俄
生
活
的
《
籬
邊
的
音
樂
》
，
被
收
入
與
西
西
、
亦
舒
、
欒
復
（
蔡

炎
培
）
等
人
合
著
的
《
新
人
小
說
選
》
（
香
港
友
聯
，
一
九
六
八
）
中
；
而

他
自
己
最
喜
歡
的
，
則
是
寫
他
大
哥
的
《
投
影
》
。

我
手
上
有
份
出
版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的
《
芷
蘭
季
刊
》
第
三
期
，

是
我
們
﹁芷
蘭
文
藝
社
﹂
的
社
刊
，
陳
炳
藻
以
筆
名
﹁丙
早
﹂
，
在
此
發
表

了
五
千
字
的
短
篇
《
裡
外
流
》
，
寫
大
學
剛
畢
業
的
孟
嘉
麗
思
想
流
的
矛
盾

：
留
在
大
學
裡
當
助
教
好
呢
？
還
是
到
她
嚮
往
的
西
方
留
學
好
？
這
是
陳
炳

藻
早
期
創
作
的
成
功
作
品
之
一
，
描
寫
細
膩
以
外
，
矛
盾
與
抉
擇
之
間
的
忐

忑
不
安
尤
其
恰
到
好
處
，
何
以
不
選
進
《
投
影
》
裡
？

陳
炳
藻
的
小
說

許
定
銘

金
礦
開
採
遺
址
奧
特
曼

小
鎮
隨
處
可
見
的
驢
子


